
“拾海去啰！”“张姐，退潮了！”
“刘哥，快点呀！”天还没亮，楼道里
就响起了邀约的声音。接着就是
一阵趿趿沓沓的脚步声伴随着铁
铲子撞击的叮当声……在海南文
昌高隆湾小区，早晨常能听到这熟
悉的声音。

高隆湾是海南岛东海岸北部
一个美丽的海湾，东倚清澜半岛，
西傍南海渔村，呈月牙形的蓝色海
岸线上，一溜排列着大大小小十余
个小区，居住着一大群来自祖国四
面八方的“候鸟”老人。

浩瀚无垠的大海，洁白松软的
沙滩，温暖舒适的气候，让“候鸟
们”心情大好。于是，大海退潮后
的拾海成了他们最快乐的事了。
拾海的老人们三五成群，或六七人
结伴而行。光着脚，卷着裤腿，手
持小铲子，背着或拎着塑料篓子，
披着晨雾，哼着小曲，兴冲冲地往
海边赶。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退潮的
沙滩上，白沙如茵，喧闹了一夜的海
水似乎平静了。几只小青蟹探着脑
袋，两颗小眼睛转动着，又一溜烟似
的钻进沙洞中。一股海水轻轻涌
过，沙洞立刻被填得无影无踪。

海风习习，波涛轻柔，拾海的老
哥老姐们在沙滩上一字排开，齐头
并进，让我想起了江浙地带拾棉花
的阵势。可不一会儿，他们的队形
就乱了，徜徉在浅水边的张姐发现
了一只海螺，她一把抓在手中，情不

自禁地喊了起来“海螺，海螺”。旁
边的一个老妹立即奔了过去，“我看
看，好大呀……”那个高兴劲就甭提
了。这时候，叼着烟的刘哥在一块
礁石旁捞到一条被撞昏的小鱼，脸
上也露出得意之色。落在最后面的
刘大妈用铁铲挖着松软的沙子，追
捕一只钻进沙洞的青蟹，光洁的沙
滩被她搅得乱七八糟……

拾海人欢乐的笑声，给寂寞了
一夜的海滩带来了生机。老人们拾
海只是打发时间，图个开心而已。
他们不在乎收获是否丰盛，也不拘
泥于某个区域，今天在清澜半岛，明
天则跑到逸龙湾栈桥，后天则跑到
好几里外的南海渔村，甚至远征二
十多公里外的冯家湾。不知从哪里
得到情报，说那儿螺贝多、蟹儿壮，
且鲜有拾海人。于是一行九人，动
用两辆汽车，凌晨四点开赴冯家
湾。一番征战，至午方归。虽说“战
果”颇为丰盛。但各种开销加起来，
都够在高隆湾著名的海鲜大排档

“嘬”一顿了。不过这不要紧，要紧
的是大家忙得开心，玩得痛快。

在高隆湾海边，我还时常遇见
当地的资深拾海人。大约是个农
历月半的早上，因为潮汐的关系，平
时宽阔的海滩变窄了，海水也有点
浑浊。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位头戴斗
笠，身背竹篓的中年女性，她手持一
根短竿，在浅水中缓缓前行。海水
此起彼伏地淹过她的脚面，又恋恋
不舍地退了回去。她时而将手中的

竹竿在浅水中指指点点，不时又扬
起竹竿，往后一甩，似乎有贝螺之类
的被她收入囊中。突然，起伏的浅
水中，一只青壳螃蟹钻进一个洞中，
只见她一扬手，竹竿尖端插入沙中，
蹲下手一抠，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
乖乖就擒。原来，她这看似随手一
戳，却是堵住了钻入洞中螃蟹的退
路。我暗暗佩服她眼光的敏锐和动
作的娴熟。闲谈中得知，她是附近
的村民，拾海是她们祖祖辈辈的生
活习俗。过去是为了弥补生活的贫
困。如今闲暇之际，出来拾海，既是
生活习惯，又是人生乐趣。当我夸
她拾海技巧高超时，她不好意思地
笑了起来。她说她的奶奶曾是村里
出了名的拾海高手，最多时，一个上
午能背回十多斤海鲜。只是后来这
一带被污染了，海水一度飘出异味，
鱼虾贝类也越来越少了。好在近年
政府实施雨污分流，污水排海得到
了遏制。这不，现在的高隆湾海水
又蓝了，拾海的人也多了起来。

我举目远眺，远处的东郊椰林
椰风浩荡，海水不知什么时候渐渐
退了下去，洁净光滑的海滩上游人
如织，其中也不乏资深的和业余的
老老小小的拾海人，交织成了一道
最亮丽的风景。

呵，美丽的海湾，欢乐的笑脸，
椰风飘香，波涛海韵，无论是久居
于此的海南人，还是操着各种口音
的“候鸟们”，辽阔的南海，蓝色的疆
域，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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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拾海人
◎陈汉忠

也说“冬日摸鱼”
◎钱广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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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走马
天下天下

春季（组诗）
◎蔡小卫

春分

玄鸟是燕子的另一个姓名
春分到，玄鸟至
返回巢穴，巢穴是父亲的肩头
年复一年
肩上的温热，摇晃着他的牵挂
燕子啊
父亲用铁皮板托起你的家
家里家外的富贵词是他吟诵的
别总打量春分的惊喜
快唱出来吧
让这和了曲儿的吉祥
飞出屋檐，飞向上空
上空，翻转着云团
古老的树林
以苍绿的枝条答谢春意
哦，曾因新生而痛悸
且把须臾的欢乐
停留在别离的前夕

“命里有时终须有”
一种力量在指引
追着闪电，追着光
太阳一半，月亮一半
不让，不争

清明

细雨渐渐蒙上村庄
要是阳光和爱念
不能为地平线下的人们
打破夜晚
嘘！请勿恸哭
怎能让灵魂踟蹰不前
清明三候，雨后天虹开始献舞
少女薅下七彩光谱
织成薄衫，远赴山那边
可上帝造爱忘却造回应
她捧着桐花，舍弃薄衫
焚祭自己，爱情是火坛
是刀斧难以消灭的心事
天地间不再有路和方向
将虹放入云彩
与有血肉之物立约
道一声：圆满
身体化成一道彩虹
飞向绝远

谷雨

谷子像雨一样下着
乡亲们填饱肚子，掸去身子的旧痕
这是仓颉要过来的谷子
雨是下给农家的雨
浮萍在雨中丰沛，思量着生根
绿色的披肩，浅黄内搭
是等待少年郎的衣裳
脱去羞涩，听凭谷雨濡湿双眼
曲折蛇行，她要赶上少年
靠一靠他的胸膛
鸡冠鸟学会村里的方言
念着求爱信
在田埂上游荡
他脚力出色，两翅煽动
一起一伏，身后留下波浪
在仓颉的领地，舞动诗行
把春季撑满

我的老家，是在市郊西北片的
圩塘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
水净鱼跃，一年四季都有鱼取，网、
钓、捕、戳，方法多种，特别是冬季，
沟河水冷，不时遇上封冻，特殊天
气，便要采取特殊办法。例如，捂

“鱼焐子”，车水起沟，用网耥，用澡
盆摸，用拖网拉，河面不冻放“老丫
（鸬鹚）”等等，特别是用澡盆下河
摸，摸鱼人那种不畏寒冷的架势，
令人佩服。像我曾经熟悉的邻家
陆松伯、小生叔、徐半夜、川哥、三
哥，连同我的老岳父都是冬季下河
摸鱼的高手。

20世纪60年代前，我们那里
还没流行皮衣裳，即用汽车内胎改

制的摸鱼专用服。摸鱼人的专用
工具仅是家中的洗澡木盆，盆中铺
上稻草，盆口上搁块木板；摸鱼人
的着装也很简单，上身套件无袖棉
袄，稻草绳一捆，下身着一条夹裤，
脚蹬旧胶鞋或草鞋，只要保温就
行，大口喝一碗米酒便撑盆于河
面。当然，摸鱼人也不会无的放
矢，得做好摸前准备。一开始，凭
自己经验选择有鱼的沟河，水深草
多的才是最佳选择，当然也是结冰
不厚的水面。首先，只见他挥篙破
冰拍打一阵，把鱼挠吓到躲进河坎
的草丛或浮泥之中，然后伏在盆中
的木板上，向河坎靠拢，张开双臂
在水中用双手揩动，只要碰上鱼

身，便先按住头才能抓住。要是运
气好，摸到一个洞穴，便能逮住数
条各类鱼种，如鲫鱼、鳊鱼、昂刺、
红眼儿鱼、虎头鲨，甚至偌大的黑
鱼等等，这才是个“吃鱼不如取鱼
乐”的滋味。难怪摸鱼人不管多
冷，一次下河总要摸个十斤八斤
的，既给自家带来经济补助，又给
他人送去享受。到了20世纪60
年代后，有的摸鱼人才有了下水的
橡皮服，鱼篓一背，乡邻们戏称“摸
鱼胡儿”。

如今，随着农村城镇化迅猛发展，
市郊的那片圩塘村已经消失，那种
原始的取鱼办法也难得一见，只能
把它当作一种“乡愁”留在记忆之中。


